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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粱地

男人狠狠吸了一口烟。把烟狠
狠摁灭。用脚又来回捻了两捻，才
回转身，向屋里走去。

女人躺在床上。女人两眼呆呆
的，看男人来了，眼转动了两下，
木木的。

男人看着女人。狠了狠心说：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女人没回答。女人问：医生
说，我还有多长时间？

男人低下头。男人的泪流下
来。男人在心里骂了一句这不争气
的泪——— 咋说流就流了呢！男人对
女人说：医生说，只要好好养着，
你的病会很快就好的。真的！女人
这次笑了，女人长叹一声，说：不
要瞒我了，你在门外和大夫的说
话，我都听到了。我得的是癌症。
女人又大声喊道：我得的是癌症！
我知道！女人嘿嘿笑了两声，接着
闭上了眼，有泪，从女人的眼里流
出来。

男人看到了女人的泪，那泪很
稠，黏黏的，在女人枯黄的脸上流
动很慢。男人还发现女人的泪里有
丝丝的红。男人知道，那是血丝。
有血丝的泪慢慢就红了。像血。
男人看到女人的泪，心一颤。男人
去了女人的跟前，给女人把眼里的
泪擦了。男人说：大夫是胡说，你
不要信。

女人看着男人，女人说：人终
须是要死的。我不怕死。可我走得
这么早，我对不起你！

女人一这么说。男人就很痛。
男人知道女人为什么这么说。男人
也知道女人在想什么。

男人早就想对女人说：你别以
为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其实什么都
知道呢！我不说，不是说明我不知
道。我一切都清楚着呢！

女人比刚回家时更沉默了。有
时一天女人不说一句话。看着女
人，男人心里在流血。

按大夫的说法，女人的这个病
是治不好的病。动手术只不过是多
延长痛苦而已。大夫看着女人胸部
拍的片子说：病人想吃什么就让她
吃什么，想干什么就让她干什么，
她的时间不多了。

是啊，她的时间不多了。男人
想起他和女人认识的时候。那时，
他家穷，女人家富。女人能喜欢上
他，是他家老林上冒青烟了呢！结
婚那天，他捧着女人的脸，一字一
句地对女人说：我知道我穷，我给
不了你富日子，但我保证，我会让
你一辈子快乐！

他真是这么做的。爱一个人，不
是让她快乐吗？！就是女人和那个人
好了，他也把痛装心里去了。就假装
没看见。只是，他的心在流血。

男人知道，女人在想什么。一
想起女人心里在想什么，男人就痛
得钻心。看着女人天天像要下雨的
脸，男人的心如刀扎。男人知道，
该给女人说这个话了。

这话埋男人心里很久了，一直
折磨着男人。男人想：女人没多少
时间了，他答应过女人的，要让她
快乐。男人想，女人都这样了，在
世的日子不多了，让她快乐着走
吧。

男人说：我知道，你在想他。
女人两眼定定看着男人。女人

眼里都是疑问。当然还有惊慌和
怕。

男人心里一乐。别以为你们做
的隐秘，我其实什么都知道。男人

说：我说过的，我要让你快乐。你
能快乐，比什么都重要！

女人什么都明白了。女人的眼
眶就湿起来。

男人说：让他来吧。我知道，
你也想他！

女人看着男人的眼。她看到男
人眼里都是暖，暖烘烘的，就点点
头。

男人心一痛，疼的流血。可他
还是装着很快乐，男人说：我不是
小肚鸡肠的人。我说过的，只要你
快乐。

女人流着泪给男人点头。女人
的泪流得很汹。女人说：对不起……

男人把女人的头搂在怀里，男
人用手抚摸着女人已如枯草一样的
头发说：我说过的，我虽给不了你
富日子，我会让你一辈子快乐！

他来的时候有些战战兢兢，眼
里有着慌和怕。男人知道是为什
么。在女人面前，男人清楚，自己

要大气。不然，他就要把女人失去
了，永远地失去了。也就是说，在
这个对他既慌又怕又战战兢兢的男
人跟前，自己永远是一个失败者！
男人向那个人伸出手。男人哈哈笑
着说：老清你好，这段时间，阿红
就念叨你呢！

老清就给男人握手。握着手，
男人感觉老清的手在抖，连血都在
抖。男人在心里笑开了。他说：阿
红这段时间不开心，让你来，陪陪
她，逗逗她，让她高兴！

女人叫阿红。阿红看着男人
说：看到你们两人这么和睦，我很
幸福，也很快乐。女人眼里流着
泪，脸上含着笑。

女人对男人说：谢谢你，安

路！男人叫安路。安路对女人笑
笑，说：什么都是虚的，只有快乐
才是自己的，对不？女人点点头。
女人的眼红着。女人说谢谢你……

女人最后的日子过得很快乐，
身边有丈夫安路还有老清。老清看
样对阿红爱得很深，有时他们两人
在一起时，安路就悄悄走开。安路就
到地里走走，去看看他的菜园。菜园
里的菜水灵灵的，正扑扑凌凌地长。
安路就吸着烟，眯着眼看菜。安路
想：有时候，人就是一棵菜；可有时
候，人就不如一棵菜。

他回到家时，阿红和老清在说
着什么，他们满脸是笑，快乐得很。
看着她们的笑，安路也对她们笑了
笑……

女人的病越来越重了。到最
后，女人已瘦弱得喘口气都很犯难
了。女人是在安路怀里去世的。女
人最后断断续续地对安路说：她最
后的这段日子过得很快乐。她过了

她一辈子最想过的日子。两个爱她
的男人在身边，那么和睦，那么美
好。安路听了心如刀绞。

女人说，下一辈子，她还要找
他。还要嫁给他做妻子。只是，下
一辈子，她只爱他一个人。

安路强忍着泪，对女人点了点
头。他点头时，看到那个叫老清的
男人，脸红得像个做错事的孩子。
女人最后走的时候，对男人说：我
走了，这辈子，我真对不起你……
女人说完对不起的时候，男人的泪
再也止不住了，如开闸的水……

烧百天时，男人特地给老清打
了电话。电话那端的声音很平静：
我知道。我一定去！

两个男人站在阿红的坟前，安
路给女人烧着纸钱。纸钱随风飞
舞，像一群纷飞的蝴蝶。安路看着
蝴蝶对老清说：阿红来了。我看到
阿红了？

老清眼里充满疑问。问：在
哪？你是说，那股风？

安路说：阿红来收纸钱了。我看
到她了，和以前一样。还是那么美！

老清没有说什么。看了看已经
长了些许草芽的坟头，又看了看那
正在窜着身子的一棵小柳苗。

小柳苗已有一拃高，是从哀杖
子上发出的。阿红的坟前有两个哀
杖子，一个散在安路身边；一个不
知被谁插在坟前，小柳苗就是从插
着的哀杖子上发出的。

烧着纸钱的安路看了一眼右手
旁的哀杖子，心里说：这么多年
了，该有个了断了！

安路就又把目光投向眼前的
坟，有草儿在茁壮地长。他伸手拔
了，他不允许阿红的坟上出现一棵
草。

带来的纸钱都烧完了，安路
知道他该实施他的行动了。这个
行动他一直都想实施。只是，阿
红活着，他不想让她不开心。因
为他答应过她的，他要让她一辈
子开心。

阿红是个好女人。她如水一样
的缠绵。她是个透明、温柔的好女
人。她有着水晶一样的心。可就是
这个老清。他心里一直有着一把
火。如今，这把火已是岩浆。他感
觉，他都不是他了，他的腹中盛满
了岩浆。看到老清，他的岩浆就要
喷涌。安陆看着老清，老清正仔细
看着阿红的坟。

安路知道自己该说一句话了，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右手就摸了一下
哀杖子——— 那个可手抓的柳木棍。
他对老清说：你该跪下！

老清转过头来看了一眼安路，
问：给谁？阿红？

安路感觉他的火山一下子喷发
了！他右手抓起的哀杖子挟着他隐
忍了多年的愤恨一下子打在了老清
的小腿上。安路听到了他在梦中梦
到了很多次的清脆声，那是摔断黄
瓜的声音。站着直溜的老清一下子
跪倒了他的跟前。安路看着老清，
一字一句地说：你应该给下跪的人
是我！

(小小说)

送别
闵凡利

没几个月局长就该退居二线
了。这天，在局里当后勤处长的内
弟来找他：“姐夫，你退二线前把
我这处长提提吧，”

“提？往哪儿提？”局长斜眼
看看他。

“怎么也得提个副局啊。”
“这我说了算吗？要县里定，

如今办这事儿都得‘意思意思’，
县里那么多主管部门你‘意思’的
起吗？”局长做个捻指数钱的动

作。
“要不到基层单位当一把手也

行。”
“这倒可以考虑，可咱们的关

系太敏感，我不好直接决定，你做
做两个副局长的工作，让他们找
我。”

“没问题，两个副局都是我铁
哥们儿。”内弟显得胸有成竹。

“和你铁也得‘意思’，办这
事儿找亲爹都不能例外。”局长又

捻捻指头。
“没问题。”内弟说。
不久，两个副局长相继来找局

长建议：后勤处长在机关干了这么
多年，该派到基层做做管理工作。
局长说：“好吧，等忙完这阵儿开
党委会讨论再决定。”

又过些天，党委会还没开，局
长却被县委组织部叫去，部长说：
“老局长，你本来还有三个多月退
二线，但昨天县委常委会研究集中
调整了一批干部，决定你提前退下
来，你是老同志了，也不在乎这三
个月，是吧？”

新官上任的事绝不拖泥带水，
第二天，组织部送新局长到位，晚
上在局机关食堂举办酒会，欢送老
局长退居二线。

老局长虽酒量浅薄，但耐不住

大伙儿忽悠，不一会儿就被灌得晕
晕乎乎。

宴散人去，内弟送姐夫回到
家。内弟埋怨：“你提前退了，我
提拔的事儿不没戏了吗！”

姐夫醉意朦胧，捻着指头说：
“不早就让你‘意思意思’吗？”

“咋没‘意思’，两个副局长
都‘意思’啦！”

姐夫酒劲儿上涌：“光给副局
‘意思’顶屁用！”

内弟吼道：“连你我也得‘意
思’？”

“办这事儿找亲爹都得‘意
思’！以为我不知道，你小子在后
勤处还少捞了？想都独吞啊！”

内弟梗梗脖子不言语了，心
想：是自己没“意思”，才把事情
办砸了……

又到一个周一。这天，热，
火炉一般。没有风，一摸裸露在
外的皮肤，都透着滚滚热气。公
共汽车在车站停下，透过车窗，
能看到里面仍有几个空座。车门
刚打开，人群就急急忙忙地往上
挤。那个一身民工服的30多岁的
男人，手上正拎着满满的两大袋
东西，满头大汗地跟着人群的推
搡上了车。男人很快找到张空座
坐下来。但又想起没投币，刚一
起身，却见一个中年女人抢着刷
卡上了车，坐掉了那张空座。

男人投完硬币，眼巴巴地瞪
视着那座位上的中年女人，一脸
心有不甘的表情，又看看，不停
地滚动着喉结。就是那短短的两
三分钟吧，看得出来，男人的内
心，在进行着无数次激烈的斗
争。

男人的手不时在擦拭着额头
上的汗珠。他的一个沉沉的包，
正静静地躺在他的脚下，另一个
包，也许是对他比较重要的吧，
还沉沉地在他肩上背着。

终于，男人还是没能控制住
自己的情绪，对着那个女人，
说，你怎么可以抢我的座位坐？

女人正看着窗外，听到男人
的话才转过了头，顿时就冷笑，
说，你怎么认为那座位就是你的
呢？上面有写你的名字吗？

男人显得很气愤，说，你怎
么可以这么说话呢？

女人一脸不屑，说，你一外
地人，凭啥说我占你位子？你的
位子，是在你老家，知道不？女
人的话，已经从刚才的普通话，
变成了本地话。这明显就是在挑
衅着男人。

男人的脸已涨得通红，圆瞪
着一双眼，狠狠地瞅着女人。嘴
在不停颤抖哆嗦着，似乎是想
说，又不知道该说什么。

车上还有其他的一些男女，
都在帮着那女人，大概地意思是
说，你一外地人，跟她一本地人
争什么争啊，不就一个空座嘛，
不坐就不坐吧。没有人在帮男
人，有几个人似乎是想说话，但
看了男人一眼，又看女人一眼，
都没说话。

男人的拳头，不知不觉地攥
紧了。并且，男人移动着脚步，
似乎是在慢慢逼近着女人。

刚才那些说话的人，此刻也
都住了口，看着那男人眼中透出
的凶狠，没有人敢站出来。大家
都似乎是在屏住呼吸，静等着事
态的进一步恶化。女人坐在那
里，刚才的冷笑不屑早已不见，
脸上写满了无尽的惶恐。

一切。似乎已经无法控制，
就像这炎热的天，被晒得干燥的
人的心。

是一个声音：叔叔，你坐
这儿吧。男人回过头时，就看
到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正微
笑地看着他。小女孩还朝着一
旁站着的年轻母亲说，妈妈，
我们把这个座位让给叔叔吧。
年轻母亲点点头，摸摸孩子的
头，说，好啊。

男人再也不看那女人一眼，
脸上的凶狠也已不见，变得一片
柔和，男人背着包，坐到了孩子
让出的空座上，很由衷地说了
句，谢谢你，小朋友。

是的。只要那一张的空座。
就可以让一个人干燥的心，瞬时
变得柔和。

干燥的心

张艳霞

没“意思”
周铁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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